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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鄉書寫 

混血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4-11 林紹恩  

過往的這片原始的大地，鬱乎蒼蒼的景象，涵蓋著的每一片森林都是祖先

給予真正繼承者的禮物，都是屬於用赤裸的腳親吻土地，用裸露的手憐愛森林

──那一群生活在祖靈家園的族人們。 

 

 

(部落中，排灣族頭目的家) 

族人們永遠不是大地的主人，然而永遠都是大地的摯友，不會摧殘而是呵

護，不會拋棄而是愛惜，此外，族人們時不時會舉行聲勢浩大且熱鬧非凡的神

聖祭典向大地道謝，並與大地就此熱情地圍繞在歡喜的節慶之中，從破曉至垂

暮，最後在天帷披上暮夜的那一刻，舉起颯爽的小米酒敬大地，啊！多麼純

真，多麼樸實，往日的日子就是如此簡單，但是，那群本來繼承祖靈古老精神

的族人們，卻正於此時此刻，歷經日夜更替，一「人」一「人」的化成灰燼，

直至飛向廣闊的天空，永恆離去原始的大地。 

我，這名混血兒，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人。對不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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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分有趣的，經過阿嬤口語陳述家族族譜後，發現在我這一輩的身份，參

雜了多元的民族血脈，有客家、閩南、阿美、排灣……；雖然血脈再怎麼多

樣，但阿美和排灣足足佔了大部分，如同擁有各種風味的混合飲品，可是只有

一、兩個口味較為鮮明，而就是因為這兩大血脈的關係，客觀上我絕對是個原

住民，只是不確定自己是哪一民族，不過嬰兒選擇權是不具效力的，母親與父

親一致認為我是個排灣族，向「政府」提交報告後，身份就被「法律」死死釘

了下來，也就因為「法律」，十四歲之前我不曾懷疑過自己的身份。 

在十四歲以前，排灣血脈是如此的濃厚，儘管與其並列的阿美血脈，也只

好退去一旁陰暗處觀看著排灣血脈發光發熱，學習排灣族的母語、傳統服飾、

民族歷史、節慶等等，最後拿到「母語認證初級證照」，令漢人眼紅的「政府加

分」拿到了，真棒，但總感覺少了些什麼；到了十四歲以後，「法律」影響力逐

漸動搖，第一次懷疑自己的身分，我走向一旁蹲在角落的阿美血脈，這次，將

由阿美血脈在舞台上盡情展現──可惜，一年後我就拋棄了，不只是阿美血脈

遭受，還有排灣血脈，從六歲第一次碰觸「科技」至十五歲進化為完全體的

「手機派」，我投入到無法勝數的資訊媒體之中，於現代的薰陶下我沉淪了，任

由沖刷自己排灣與阿美的種種一切，猶如不認識的陌生人般，我在一年的光陰

之間，瞬間就這樣遺忘我兩大血脈的陪伴與記憶。 

總感覺少了些什麼。 

可悲且可笑，阿美和排灣共努力了十五年，尤其是排灣與我為伍的時間

長，照理來說將會大力地刻在我的記憶之中，然而卻是悲劇的在一年之間雙雙

崩塌瓦解，這其實也不難說明，原住民新血，缺乏所謂的祖靈精神，也就是少

了些深深烙印在心中而又無法輕易動搖的民族價值觀，但也不能完全怪罪新生

代原住民，畢竟「全球化」與「現代化」的吸引力，都使得人類就此盲目的踏

進去，想抗拒也很難。 

少了些，祖靈的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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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穿著排灣族服飾的我) 

「法律」與「政府」告訴我，身份是名原住民，而我要學習各種原住民傳

統知識，接著取得「母語認證證照」，然而這只是屬於認知，而不是參與，只要

原住民孩童沒有拓展到精神方面使它根深蒂固，「義務教育」花個好幾年也是徒

勞，這也是新生代原住民的垢病，可是參與的效果不一樣，因為人類是群體生

物，自然真正能大大影響人類的，也就是群體間的任何活動形式，總而言之，

唯獨參與，才能真正深入原住民文化，享受何謂原住民，儘管參與只有一次豐

年祭或是五年祭，或者小型的趣味活動，那也可以令任何人大吃一驚，更何況

是原住民新血。 

「我到底是要跟從原住民的文化傳統，還是要跟隨世俗的喧囂一起生活下

去」──這是現今困擾我的課題，自從意識到傳統與現代的衝突，不禁使我懷

疑自我，而這是我第二次的身分懷疑。 

我是原住民沒錯，儘管混了其他雜七雜八的血脈，儘管同時存在阿美與排

灣的身分，我仍是原住民，但是當我身處在部落中，或與其他的部落人交流相

處時，總顯得格格不入，甚至還會遭受嫌棄，緣由是我自己拋棄了傳統，接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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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現代，我的行為、精神、口語與部落中的族人完全不同，在他們眼裡我就是

個特殊生物，與部落之間有一道看不見的隔閡，我是原住民沒錯，但對於拋棄

傳統之人，我是個背叛者，卻也是被「現代化」蒙在鼓裡的受害者。 

傳統與現代，總想得兩全平衡，心也不知有多貪婪，在「強勢文化」的威

嚇之下，弱勢文化也只得躲進強勢文化尋求生存空間，所以從來就沒有現代文

化與傳統文化並列在一起的例子，傳統文化只得與現代文化交融才有一片天，

這就導致許多堅持傳統的族人，主張「現代化」是奪走他們生存空間的怙惡不

悛的外來入侵者，也就對那些與「科技」合作的族人十分感冒，可是以那些與

「科技」結合的族人的角度來看，其實也有說不出的無奈，這讓我想到魏德聖

導演的電影《賽德克·巴萊》其中的角色，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，他們兩人無意

間接受了日本的教育，思想離賽德克族越走越遠，但當他們兩人認真反問自己

是誰時，卻得不出任何回應，不是日本人，也不像賽德克人，最終只好向現實

屈服，送葬了自己，他們並沒有錯，他們只是個在傳統與現代衝突之下的犧牲

者。 

不管怎樣，我像是個介於是和不是之間的原住民，是因為我在不懂世事的

六歲那年好奇心的慫恿下，緩緩離去傳統文化，忘記了自己的真實身分，成為

混雜著「現代精神」與原住民身分的「混血兒」。 

因為傳統與現代的衝突之下，我成為了「混血兒」，永遠擺脫不了。 

   夏曼·藍波安在書中說過:「好多的、出自他們肺腑之言的祝福，令我感

動萬分，畢竟他們的一言一語夾雜著數不清的，對新生代的失望。」 

身為原住民的我聽到這句話，心中感到百般無奈且愧疚，不只是羞愧於簡

單遺忘學過十五年原住民知識，另有家人給予的影響，我的阿嬤就對我感到十

分的失望，聽到自己的孫子整天高談闊論的不是關於原住民的文化，而是一大

堆「現代精神」的東西，她感嘆不已，我也感嘆。 

我懷疑過自己在這兩者之間到底該怎麼抉擇，畢竟魚與熊掌不可兼得，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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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對傳統文化有嚮往，但卻不足以支持自己立馬動身投入，因為我感興趣的事

物並不屬於那方面，自然難以有所行動，但是這不代表我不喜歡傳統文化，事

實上每次一看到自己民族的任何表演，亦或者其他推廣原住民文化的活動，眼

睛所看到的剎那間常常感到鼻酸，眼淚不自覺的奪眶而出，內心爆發出欣慰

感，一切難以盡言、內心感動萬分，我相信許多的新血也是這麼想的，雖然我

是背離了傳統文化，但我還是愛著它，不追求具有完全的文化知識，無論傳統

亦或現代，遊走在兩者的灰色地帶，不過這樣聽起來滿像是個渣男的行徑，但

或許，這就是解藥之一。 

我認為──你相信什麼，你就是什麼。 

現代與我的交融，已經是無法捨棄的了，可是流在身體中不會改變的原住

民血脈，我也不會放在一旁而不嘗試努力，至少我要學好排灣與阿美的母語，

換言之，也就是不強求自己一定褪去「現代精神」，不過也要有一定的傳統涵

養。  

我是個混合「傳統嚮往」與「現代精神」的原住民「混血兒」，請多指教。 

              

 


